
　　「劇場是一個充滿可能性的

地方」。一個好的文本能夠帶給

觀眾思考，更能夠引發到整個社

會的關注，揭示人文主義。浪人

劇場將舒巷城的鯉魚門之霧改編

成舞台作品，不但令觀眾關注到

本土文學外還帶出了上世紀五十

年代的風物志。在目前香港劇場

嚴峻的經營困境下，劇場工作經

常出現劇本荒。一個要具有創新

性和讓觀眾共鳴的劇本是極之難

求。

戲劇與文學．

戲曲結合的實驗性

　　 編劇譚孔文選擇改編鯉魚

門 之 霧 無 疑 是 一 次 創 新 性 的 嘗

試，透過黑盒劇場試驗文學加上

戲 劇 的 可 能 性 。 往 往 改 篇 作 品

比 起 原 創 劇 難 演 得 多 ， 難 處 是

在 於 要 保 留 作 家 既 有 的 文 本 元

素， 然後是如何表達到導演想

做到的效果。編劇在這方面需要

花上很大的功夫以推進與深化劇

場語言。譚孔文在這一方面駕馭

得恰當，除了保留短篇小說中的

框架外還連繫到作家的其他文本

創作如長篇小說《太陽下山了》

等，充分地豐富了戲劇元素。是

一次相當成功的「二次創作」，

不單沒有被既有的文本限制，還

加入了導演創作的元素，特別是

當梁大貴回到舊時生活的地方，

虛幻與現實交纏的心境，迷失與

存在的交織。帶出了對「家」的

迷思與鄉里濃厚的情感。另一個

創新點就是加入了戲曲與戲偶的

元素，一方面給劇場引進了傳統

的工藝外還向觀眾傳遞了本土居

民的舊生活，舊時水上人悠然的

生活與現今失落的都市造就了反

差。作品透過舊時的老香港對比

了今時今日大不同的生活環境與

社會風俗，好讓我們這一代認識

舊時港人的生活，記錄了城市的

變遷。

  那裡才是真正的家?

 　　時光倒流，作品把觀眾回

到 半 世 紀 前 的 筲 箕 灣 ， 四 十 歲

的梁大貴回到十五年前成長的大

貴里，眼前的一切再不是昨天的

風景。心裡感到無盡的失落感，

舊日摰友的離開，一份人倫之情

的消逝。飄泊大海十五年的他，

究 竟 還 有 什 麼 掛 念 的 ? 是 鯉 魚 門

的 海 ， 是 昔 日 的 街 坊 還 是 一 隻

隻的舢舨。過去的他，彷彿就只

有筲箕灣，一個他生於斯，長於

斯的地方，一個滿載歡欣的小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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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，一個他曾經愛過的地方。

從 前 的 街 坊 總 是 對 他 說 「 大

貴，你日後一定會大富大貴」

。可惜，當他回去時並沒有做

到，只有形單隻影。二十五歲

那年，他決心出走到世界任何

一個地方，飄泊歲月令他忘記

了「家」，一個地方到另一個

地方，遇上不同的人，擦看過

無數的景象，有一秒他會想何

時可以停下，想一想故土的空

氣，故土的美。奈何現實中的

一切使他盲目，他只能停留在

過去的回憶，在香煙構成的霧

中找尋心裡的「霧中風景」。

海員生活總是充滿挑戰，有時

候天氣不定要「投奔怒海」，

與無情的海洋搏鬥從中帶出其

他的海員都有著掛念的人，都

有一個「家」的歸屬，而梁大

貴卻是只得一個人，父母親的

離世，缺乏家庭溫暖使他感到

無盡的空虛。唯一使他安慰的

是把一塊小石投到海裡，海面

上閃爍著的「銀光」，是他寂

寞時的寄託。

　　「銀光」是編劇在實驗劇

場裡加進去的，為的是填補大

貴 的 心 靈 ， 給 予 他 更 多 的 力

量活下去，使角色充滿著生命

力，堅強的勇氣。除此之外，

在他「行船」的過程裡，所遇

到「船長的女人」也是編劇刻

意鋪排的，兩者同樣是感情失

意的同道人，他們彼此安慰與

鼓勵，諒解與包容，成為好朋

友。正就是這個人物的出現，

使到大貴想到「家」，希望早

日回家看看。並想到他過去行

船的日子不是白過，這是他的

命運，他的經歷。一個從什麼

都沒有到用辛勞換取至擁有的

經歷。

　　導演以倒叙法切入，一開

始就從梁大貴的回家點起煙進

入十五年前的迷霧中，而這些

煙把他帶到過去的日子，朋友

間的談天說笑與街頭巷尾的影

像都一一浮現。真實而富有感

情 地 講 述 了 水 上 人 傳 統 的 生

活，特別是用膠袋所編織成的

「海」別有心思，風吹著膠袋

其形態構成了海浪，非常貼緊

故事的情節，使觀眾的意象更

深刻。編劇抓緊了舒巷城小說

中的特點加以創作，而且當中

更用到「方言」作創作，打破

了劇場既有語言的界線，試圖

讓觀眾投入到五十年代的水上

人生活。導演是有野心與目的

的，他無非是希望觀眾從文本

創作裡得到反思與帶出本土情

意結，從中思考「香港人」的

身份，「鯉魚門之霧」所帶出

的是一份屬於我們揮之不散的

記憶，而「銀光」縱經歷了社

會變遷，只要相信，它都會存

在在我們之間發光發熱。燃燒

著一份的「香港精神」。

「鯉魚門之霧」所帶出
的是一份屬於我們揮之
不散的記憶，而「銀
光」縱經歷了社會變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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